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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修农史 � 耋龄话古今*

� � � 农史学家游修龄教授访谈录

杜新豪/问,游修龄/答

摘 � 要: 游修龄先生是浙江大学退休教授,中国农史学家, 尤以稻作史研究最为出色 ,他的�中国稻作史�

是国内第一部稻作史通史著作, 填补了国内关于稻作史学的空白. 今年正值游先生 90 大寿之

际, 游门第 3 代弟子杜新豪对游先生进行了专访, 从中了解一位农史学家的成长和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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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游先生, 您在网上博客的回忆里写着您上小

学的时候正处于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的时期,文

言文被白话文所取代,可是现在从您的著作和文章中

可以看出您的古文素养非常高, 您是如何做到这点

的?

游:我大哥大我 18岁, 他读的是私塾, 轮到我上

小学的时候,已经开始采用美国教育家杜威的 儿童

本位"教育理念, 完全抛掉了四书五经,使用白话文教

学,所以在小学时期, 我基本没接触过文言文, 我父亲

是比较保守的,他对这种新式的教育很反感和抵触,

他怀念私塾,所以他让我大哥抽空帮我补补�论语�和

�孟子�之类的古文. 而我大哥受 五四"的影响, 认为

没有必要再念这些老古董了, 但是父命难违, 大哥还

是勉强教了我一点点�论语�.

我的古文基础应该从初中说起, 初中时期文言的

课文慢慢的多起来,再加上课外阅读的东西大都带有

一些半文半白的色彩,比如�三国演义�之类.

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在同一所学校读的,就是温州

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的初中部和高中部.温州师范学校

后来改为省立温州中学,全省只有 10所省立中学.

杜: 您读的高中教育体制与现在的相比, 有什么

不同?

游: 与现在大不相同.以语文为例,以前我们的语

文课本里文言文的教材是很多的, 教我语文的陈老

师, 除了讲解课本上的文言文之外, 他还印发很多的

课外补充材料,供我们课后阅读, 比如学习�庄子 秋

水篇�的同时,他还发给你�庄子�的其他篇章,但并不

要求你必须看,你愿意读就读,不读也没有什么,这是

一种鼓励自动学习的开明教法.

杜: 那在科目设置上,比如历史、地理等, 和现在

有什么不同吗?

游: 这或许是最大的不同, 我们那时候不论是初

中还是高中, 对历史、地理等课是非常重视的,现在的

考试,着重语、数、外, 对历史、地理是所谓的 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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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占很少比例甚至不考, 导致学生的史地、语文

知识严重不足.今天我们是, 不要昨天, 不管明天,只

要今天,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如著名作家沙叶新在

一篇博客里提及,老师问一位学生 国家兴亡, 匹夫有

责"的意义, 学生竟听作 各家姓王,皮肤有责", 回答

说 王是大姓,老师你姓王,我也姓王, 我们班很多同

学都姓王,是姓王的天下,所以!天下姓王∀ . "对 匹夫

有责"的回答是:  老师你想呀, 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

姓王的,中国人是黄种人, 黄皮肤. 外国没姓王的,是

白人白皮肤,黑人黑皮肤.所以天下姓王, 皮肤是有责

任的. "不光是中国, 全世界也差不多, 我看到一则小

新闻,说有人问一名英国大学生知道丘吉尔是谁吗?

那位大学生竟茫然地摇摇头说, 好像听说过丘吉尔这

个名字,至于是否真有这么一个人, 却不能肯定. 又

问,那你知不知道福尔摩斯?这位大学生很兴奋的说,

福尔摩斯是真有其人, 他就住在伦敦贝克街 221B

号,他的哥哥是迈克洛夫特 福尔摩斯!!,他竟然把

小说里描写的人当作真实的人, 而对大名鼎鼎的、在

二战中领导英国人民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英国首

相,却一无所知. 这些都是当前教育失败的最生动事

例.

杜:在您的中学时代, 您是否有对某些科目特别

感兴趣,还是对所有的科目一视同仁?

游:我对文科的科目比较感兴趣, 比如历史、地

理、语文和外语等,对数学深知重要性,却不怎么感兴

趣,原因是天分不够, 数学成绩只是及格水平.

杜:我想您当时对文科的热爱和感兴趣, 或许是

您以后从农学进入农史学的一个原因和动力吧?

游:虽然当时很喜欢文科,但在初中时闹了笑话.

我在初中时候很喜欢看鲁迅的小说, 现在的中学生大

概不会有这种现象了. 受鲁迅的影响, 我写的作文就

刻意模仿他,可是鲁迅的文笔岂是十多岁少年所能模

仿的,结果使得我的作文成绩一落千丈. 本来作文成

绩很好的我,那次却被老师训斥了一顿, 老师在我的

作文薄上批语说: 句句不通, 无从斧削, 以后要多读

课外读物. "这 斧削"二字,是我第一次看到, 也是毕

生难忘的词儿.但我心里冤枉, 我想我就是课外读物

阅读得太多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笑) . 这对我打击很

大,幸亏到下学期时, 中文课换了新的张老师, 和以前

的钟老师不同,他采取的是鼓励的方式,就这样,我的

作文成绩慢慢又上去了. 张老师的教学方式很特别,

比如说,他教我们学习�古诗十九首�,到考试的时候,

他指出如果你不喜欢背诵全部 19首诗, 那么由你任

意背诵 3首, 就算及格, 给 60分. 如果这 19首你全部

会背诵, 那么就是满分. 譬如老师先诵 迢迢牵牛星",

我马上接着念 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 札札弄机

杼. � � � "老师先念 明月皎夜光" ,我即接念 促织明
东壁,玉衡指孟冬, 众星何历历, � � � "这样三四次下

来, 老师不再继续,即给你 100分.这种鼓励的方法很

有效,因为那次我得了满分以后, 以后学语文的劲头

更大了, 虽然事隔这么多年了,但直到现在我还能背

诵古诗十九首,我觉得这种教学方式还是蛮好的,值

得提倡.

杜: 那时候考试是否也排名次?大家对分数重视

吗?

游: 那时候也重视分数,但是和现在这种唯分数

论成败的理念很不相同.我父亲识字不多, 加上他们

又很忙, 所以没人管我, 我要自己管住自己,学习基本

上靠自己,没有人给你施加压力, 提这样那样的要求.

所以那时候课余自由玩耍的时间比较多,课外作业很

少、数量有限,这和现在也不一样.

杜: 那么您在课余的时间里喜欢干些什么?

游: 空闲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比如小学时喜欢

吹笛子, 到初中时有个同学拉胡琴很好听, 我也去买

了胡琴跟他学.有时两三个同学聚在一起开留声机,

听京剧学唱腔,或拉琴、唱戏, 很轻松也很开心.我觉

得那时候的学生, 真比现在轻松自由. 比如我们小学

每年有一次郊外远足活动, 我们到乡下去春游的时

候, 排着队伍去小轮船码头, 队前有自己的乐队,我们

一边走, 一边奏乐歌唱, 歌词的的内容至今还记得:

 野外日光明,郊原空气新, 趁这好时光, 趁着船儿去

旅行!!"很奇怪,早年的印象为什么这样深刻.

杜: 您在博客上提到高中毕业后您还当过一年小

学教师?您为什么在高中毕业后选择做小学教师而不

接着读大学呢?

游: 是的,高中毕业后我当过一年小学教师,是在

温州市中心的一个小学.是我大哥帮我介绍的,但学

校里并不缺教师, 最后给了我半个教师的职位,半职

就是工资拿一半, 工作量也只全职的一半. 除了语文、

数学、常识课之外,还兼任体育和音乐课.

抗战开始的第二年 1938年, 浙江省北部包括杭

州都沦陷了, 浙江省唯一的一所大学 � � � 浙江大学又

内迁贵州了, 浙江省没有了大学. 很多青年为了上大

学, 不远千里跋涉,到四川重庆去升学,我们家里出不

起这个路费, 所以我就在小学里教书.

教了一年小学以后,浙江省为了解决战区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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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需要上大学的问题,就创办了一所浙江省立英士

大学,后来改成国立英士大学, 1939年我考取了英士

大学农学院,成为第一届新生,和第一届毕业生,如果

没有英士大学的成立,或许我还会在小学教师的岗位

上继续做下去.

杜:在您印象中,英士大学和现在的大学比包括

您所任教的浙江大学有什么不同呢?

游:英士大学作为一所新建的大学,当然和已有

多年历史的大学如浙江大学的师资、设备等方面有很

大的差距.但因抗战导致的大学师资分散, 英大最重

要的师资,都来自其他大学, 所以他们的水平和教学

经验理念、方式方法等方面,相差不是很大.当时大学

自主权比较大,和现在教育部领导下的大学的体制不

一样.专业课用英语授课的课程很多, 还为学生开设

了第二外语选修课等.

当时还有一个好处是学生少,一些基础课是农学

院和医学院一起上, 所以农、医学院之间彼此都很熟

悉,专业之间限制不太大,课程也学得很扎实.

杜:那您当初为什么报考农学?当时的人对农学

这学科有什么看法和认识?

游:当时的学农也是很盲目的, 因为我不喜欢数

理化,与工科无缘,学医是六年制, 长达 6 年的学费,

我家里也交不起,所以只能选择农学,现在回想起来,

学农的好处还是很多的.

当时社会上对学农学不太了解, 所以比较轻视

的,亲戚都同我开玩笑, 他们说游修龄你好不容易念

到高中毕业,可进大学了,为什么偏偏去读农学,是不

是要到田里去挑粪啊, 你将来难道要去农村里种田?

他们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杜:那您在大学里的时候,想过自己将来要做什

么吗?

游:那时候想的不多,不过上过一年大学之后,我

的几个同学对农业没有兴趣, 想改行, 有两个同学干

脆休学,报名考取了邮局的邮务员,因为当时的邮局

还保留英国制,有一整套提升工资和级别的硬指标,

待遇远比国内的机关要高, 当时流行称银行是金饭

碗,邮局是银饭碗, 铁路是铁饭碗. 但是干过一年以

后,一位同学还是回来复学,因为感到工作单调枯燥,

整天在窗口收信发信,别的什么都干不了.

杜:大学毕业后您就留校了, 说说您那时的经历

吧?

游:毕业时, 我的成绩是全班第三名, 我的爱人是

第一名,还有一个同学第二名. 因为我们是第一届毕

业生,学校需要助教,所以就留下我们 3人担任助教,

另外还留一位在农场担任技术员, 我们系总共留了 4

个人.

杜: 那您留校做助教的同时, 还研究些什么?

游: 我们是农艺系, 主要是以作物栽培为主,比如

稻、麦、棉以及其他作物的栽培.我主要从事油料作物

的油菜为重点, 因为油菜在长江流域以南是冬季作

物, 夏天水田种水稻,冬天稻田排水种油菜,所以油菜

在南方油料作物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杜: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从事农学研究时期的经

历?

游: 我是 1943年毕业,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我

就转到了浙江大学农学院. 虽然还是在农学系做助

教, 但在另一方面却起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

学苏联, 那时由于受到西方美英等国的敌对和封锁,

新中国采取中苏联盟向苏联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禁

止看英文书籍,英文的著作都不进口, 俄文著作大量

涌入,所以想从事研究一定要学俄语. 那时候我已经

30岁了,从头开始学习俄语, 也没有俄语老师, 只有

上海华东广播电台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志通过电

台教俄语,每天早、中、晚各一次, 我就是通过电台来

学习俄语.学习吿一段落,要去上海口试和笔试,经过

考试及格,拿到了一张广播俄语毕业的证书. 后来我

就翻译过一些前苏联的农学类的书籍, 比如�草木灰

及其施用�、�植物的化学作用与气候�等.因为当时学

校里只有我一人自学了俄语,所以我就变成了学校工

会举办的教师业余俄语学习班的老师了.后来学校成

立了俄语教研组, 对学生开课,当时教研组只有两个

人, 另一个是国民党同俄国交涉的军官,俄语很好,解

放初他被捕入狱, 因需要俄语教师被释放分配给我校

教俄语, 他的身份不能担任教研组组长, 所以我就当

了教研组组长.当了两三年以后, 有个俄语专业的毕

业生分配到我们这里来,他理所当然当了组长,我就

回到作物组.

 文革"开始以后,因为我写过关于农谚的文章,

再加上我翻译过很多英俄的农业科技书刊,所以我被

斥为 厚古薄今"、 崇洋轻中",并被冠以 资产阶级反

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同其他教授和副教授一起接受

批判,当时我只是个讲师,并没有资格做 反动学术权

威" ,所以我讲笑话说这是把我 破格提拔"了(笑) .过

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觉得斗也斗够了,批也批够了,

没有什么新意了, 然后就让我们 靠边站". 在这段空

闲的时间,我闲不住了, 打了一个报告, 我就把�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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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语录�里提到的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

错误的,应该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 以为发展中

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 应当

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 批判地吸收外国文

化"等相关的篇章摘钞下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

们对西方比较先进的技术可以介绍一部分进来,得到

了批准.让我们办一个内部的刊物,叫做�农业科技译

丛�,就我和其他两个人,我们 3人就从翻译、校对到

印刷亲自动手,印出来后送给兄弟单位,受到欢迎.当

时还有一个任务是培养年轻的翻译人才, 没有正规的

讲解农业翻译的教材,那么我就自己编写了一份关于

翻译的小册子,里面包括俄语和英语的翻译的技巧,

收录到�农业科技译丛�的增刊中,反应也还不错.

杜: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农史的?

游:我研究农史是很偶然的, 20 世纪 50年代的

一天,我在杭州街上一家名叫松泉阁的旧书店里看到

一本文津版的�齐民要术�,我拿起来随便翻翻, 结果

就被吸引住了,将它买回来仔细阅读, 发觉里面的内

容实在太丰富了,真的是博大精深,我用现代农业科

学的角度, 分析中国古代农学的智慧, 写了一篇�从

 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作物栽培�, 发表在当时的

�农业学报�上,当时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先生看到

这篇东西,给我来信, 鼓励我在古农书方面继续研究,

石声汉先生也寄给我他的著作, 给我很大鼓励, 这就

是我从事农史研究的开始,说起来是很偶然的, 也算

是机缘巧合吧.

杜:在您开始农史研究的时候, 农史还是一个刚

兴起的学科,那么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 您都遇到过

哪些困难?

游:那时候农史确实是一门新发展学科, 但是不

能说白手起家,因为辛树帜、石声汉和万国鼎等老一

辈农史学家已经在这领域做了很多开创奠基工作,及

丰富的著作模范,我是在他们的谆谆教导和影响下,

从头开始.

杜:您的第二篇农史文章�殷代的农作物栽培�,

为什么从�齐民要术�忽然跳跃到殷代?

游:因为�齐民要术�引起了我对农业历史的兴

趣,所以我就想从�齐民要术�追溯上去, 直至农业的

起源.但是在那个时候考古还没有充分地展开, 根本

没有今天所见的地下发掘出来的这么多稻谷、粟米遗

存,那时候古书记载最早的也就是殷商这个时期,所

以我就想通过对殷商时期的农业作为研究的起点,当

然都是很粗糙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曾请万国鼎先生

审稿,他不厌其烦,作了很多修改和建议,退回给我,

我按照他的意见修改后才得发表. 在这个过程中,万

先生很热心培养后进,从万先生处学习很多做学问的

基本知识和治学要谨严的道理,终身受益.

杜: 当时您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您还是在从事

作物栽培学的科研和教学,比如 1961年您还担任了

浙江农学院主编的�作物栽培学�中的油料作物总论

及油菜、花生、芝麻、向日葵等部分的撰写, 那么您是

从什么时候把您的工作完全转移到农史上来的呢?

游: 完全转移到农史上来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情了,我们学校在 文革"之前有个农业遗产研究室,

当时我不在该室工作.  文革"的时候该室被解散了.

直至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向校领导打报告, 建议恢复

农史研究室获得批准.因我曾先后担任过校科研处处

长、教务处长和图书馆长,农史研究室一直由我负责,

室里的几个老成员又回来了,再邀请校内对农史感兴

趣的教授兼职.这中间编曾写出版了�浙江省农史研

究集刊�第一辑, �浙江农谚解说�,散见于农史刊物上

的论文, 以及后期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 农史

卷�等.

杜: 1972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 首次出土了很多

炭化的稻谷, 震惊了国内外考古界, 这次发现对您的

农史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游: 遗址里出土了这么多的炭化稻谷和稻米颗

粒, 考古界对此完全陌生, 请我们农业大学派专家去

鉴定,其实我们学校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唯一的讲

授水稻栽培课的教授又出差在外,因我是研究农业史

的, 有人就推荐我去鉴定. 我只是凭稉稻和秈稻的形

态不同, 测量了一下这些稻谷和米的长宽比, 两种类

型都有, 因而认为它们是原始的秈稉未曾完全分化的

多型复合体. 另外对出土的动物肩胛骨制作的这些不

知名的农具, 根据古籍记载的耒耜农具, 建议命名为

骨耜,并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河姆渡出土稻谷的

意义及其所处的农业阶段的分析.刊登于�文物�杂志

上, �光明日报�也刊登了我写的报道, 这一来,好像我

是这方面的专家一样,其实我只是对河姆渡的稻谷做

点粗浅的探讨.没想到一脚陷下去, 因值得研究的内

容太多又吸引人, 就再也出不来了. 从此以后我的工

作重心就转移到了稻作历史的研究中.

杜: 您所编著的�中国稻作史�是中国第一部稻作

史通史, 这是您写的第一本稻作史方面的书吗?

游: 不是,比�中国稻作史�还早点的有一本书叫

�稻作史论集�,那本书是一个个的专题研究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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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写通史作准备的, 最终的成果就是�中国稻作史�,

还有一本书我和你的导师合作的�中国稻文化史�正

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据出版社说今年 5月前

后将会出版.

杜:现在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关于稻作史

的研究好像也越来越明朗, 现在如果给您一次机会再

把您的�中国稻作史�修改一下的话, 您打算从哪些方

面着手?

游:如果修改的话我觉得主要就是起源和鉴定方

面再加以补充,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资料和论说越来越

多,史料方面,当然还有需要补充、校正的地方, 但是

不会有太大的改动.

杜:关于稻作的起源地问题, 近年越来越有很多

不同的看法,您的看法如何?

游:关于稻作起源地有华南、云贵高原、长江中下

游等很多不同的观点, 我觉得这些观点虽然言之有

物,言之成理,但总有说服力不足之嫌,个别的看法显

然外行,或者偏狭,抓住一点就发挥, 比如只出土了两

三颗谷粒,年代早些, 就推定该处是稻作的起源地,可

信度不大.我觉得起码像河姆渡那样, 出土的炭化稻

谷是与相应的生产、生活工具、居住环境等并存的,再

展开涉及到栽培稻的起源和发展阶段的讨论, 所得的

结论,比较有说服力. 若只是就几粒出土稻谷就展开

大范围的宏观的推论或结论,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在稻作起源方面, 韩国有些人很有意思, 他们看

到中国悠久的稻作文化,然后就自己伪造了一个出土

了三万年以前的稻谷, 并且还有照片, 跑到我们学校

来找我,拿出照片给我看,我就对他们说, 你们对年代

的估算肯定有问题, 再说水稻应该起源于温暖的地

方,而韩国纬度却这么高, 在气候方面不太可能是稻

作起源地,再说如果那地方有稻谷出土, 应该有相应

的农具或陶器等东西可以证明的,可是他们却什么也

没有.后来我就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我的看法,

同时还有裴安平先生也著文提出质疑, 过了一段时

间,韩国那边他们自己也就不讲这件事情了.

水稻的驯化起源问题, 需要水稻科学和考古学二

者的结合和合作,只顾本行发议论可以有启发, 下定

论则片面性,这是治学的根本. 在这方面我很佩服日

本学者冈彦一先生, 他是一位水稻遗传学家, 他证明

水稻是野生还是栽培, 用的是现代遗传学的方法,但

是他也特别希望结合考古学的材料, 他认为中国有五

千年的文明,有这么多关于稻作的历史文献, 所以他

很注意在中国的文献中发掘资料, 为此还学习了汉

语, 会讲几句中国话.他写了一本�水稻的起源�(英语

版) ,除了利用现代遗传学的角度探讨外外,还引用了

很多中国古代的文献,这是十分可贵的治学典范.

杜: 您能说说您和其他学者之间的交往吗,包括

国内的与国外的?

游: 这是�农业考古�杂志主编陈文华先生前几天

向我要照片的时候我找出来的一些旧照, (拿出一些

照片,指着其中的一张说)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冈彦一

先生,他为了写作他的�水稻的起源�专门跑到杭州来

找我,问我能不能引用我的书里关于野生稻记载的一

些内容, 得到了我肯定的回答以后,他很是高兴.以后

他每次来中国其他地方开会, 总要跑到杭州来找我,

有时候去了一些新地方旅游,还会寄给我一些他和他

夫人的照片, 可惜他前几年去世了.

(指着另一张)还有这是何炳棣教授,他看了我的

稻作史之后, 很惊讶国内有人做稻作史方面的研究,

利用回国之便,跑到浙大来找我长谈; (拿出另一张照

片)这个是李约瑟博士和鲁桂珍博士, 这张是我在英

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访问的时候照的.

杜: 对于一般人来说, 一辈子只是在一个领域研

究和耕耘就已经够了,但是您却不同, 从最初的作物

栽培学转向农学史, 最后又专注于稻作史, 每一方面

都很成功,您是如何看待 专"与 博"的?

游: 这是个大问题, 人类发展到现在,知识的积累

越来越丰富, 学科的分工也越来越细, 否则,人的精力

不够应付.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知识是可分的, 越细分

才能越深入. 近代科学的发展就是承袭了这种观点,

对学科进行不断的细分,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出一批批

精通某一领域的专家,但也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后果.

比如文科和理科的大分裂,文科和理科又各自分化出

更多的学科, 我不懂你的研究内容, 你也不懂我的研

究内容, 自认为在自己这一学科里的成就, 便是普世

价值的知识, 就是真理. 可是如果你把两个学科的知

识交叉对照, 就会发现很多矛盾、甚至失误.

举例说, 水稻研究所有个研究人员设计在泡沫塑

料板上开孔, 把塑料板排列放置于水面, 在塑料板的

孔中插植稻秧,这样就等于节省了陆地的水田面积.

试种的结果很成功, 水稻漂浮在水面的塑料板上,生

长欣欣向荣, 产量很高. 他就把这个试验作为一项科

研成果, 提出申报,这个成果需要专家鉴定,鉴定专家

之一是科学院的一位院士,他充分肯定了水面种植水

稻的价值,认为该成果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 他为此

算了一笔帐, 说中国的湖泊面积有多少亿亩, 如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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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上水稻,毎亩水面的单产乘以总面积, 将可以有多

少亿斤稻谷的收成. 光是这项成果,就可以解决中国

的粮食问题.这位院士还指出, 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

在水田里种稻,现在居然可以摆脱陆地, 改在水面种

稻,这是破天荒的创举.

可是,这两点鉴定理由都不能成立.第一, 湖泊水

体包括鱼虾类,两栖类及水生植物菱藕等, 是个完整

的生态系统,它们生长其中,取得平衡发展.如果把大

量泡沫塑料板布满水面,种上水稻,水里的氧气和营

养都被水稻吸收了, 会导致其余水生动植物死亡.要

种水稻,也只能沿水面的两侧部分地种植, 怎么可以

按十足的水面计算产量?何况水面还有交通、捕捞等

作业.第二, 南宋陈旉�农书�里即有水面种水稻的图,

叫做架田,以及文字解释.架田所用的架子,是割取天

然的菇葑,轻而牢固. 最大的菇葑有几十平方米大,可

以在上面搭建房屋住人,漂流在长江上,捕鱼为生.菇

葑是菇的地下茎,蔓延纠结,远比泡沫塑料为好,不污

染环境.菇是浅水沼泽地的植物,架田在明朝之后,不

再见记载,是因浅水沼泽地不断遭受围垦,改作水田,

菇葑也消失不见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有关学科交叉的往事.我的

�稻作史论集�出版以后,学校里把它送省里评奖,当

时的评审组分文、理两组,先是送文科组的,文科组的

专家看了,说这书里很多现代农业科学内容, 应该送

理科组评审.转送理科组后, 理科组却说书里面很多

古代历史文献,应该送到文科组审查. 这样两个组都

不愿受理,无奈之下送请浙大、农大、医大和杭大的四

位校长决定,校长们经过商议, 让作者尽快拿出与这

书同行的两个专家(一个国内,一个国外)对这书的评

语,以资证明这书的学术价值. 刚好我曾把这书赠送

给日本水稻遗传学家冈彦一,及国内科技史学家胡道

静,他们两位的回信都对此书有肯定的评价, 我就交

了上去;最终,这书在文理两组以外, 单独给予浙江省

科技成果一等奖.这就是学科交叉没有充分开展的情

况下所遇到的尴尬 .

杜:那您觉得农史学科今后的走向或前景如何?

游:从目前的情况看, 要求科技史包括农史有很

大的发展是不现实的, 国内外差不多, 因为这种学科

不需要庞大的队伍去研究,要甘于寂寞、坐得住冷板

凳.但是冷不代表不重要,它的重要是带根本性的,可

惜很少人有这种认识. 不妨附带提一下李约瑟难题,

李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的伟

大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

发生?支持李约瑟难题提问的,拿出一些权威的统计

数字证明,如 1997年中国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

的论文数,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 1. 6%, 相当于

美国的 6% ,英国的 19% . 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 200

所大学中,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大学等, 加深了中

国在这个问题面前的尴尬性. 其实, 李约瑟难题有个

大前提, 即首先肯定西方两百余年来科学技术配合工

业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和成就, 是十分成功的辉煌典

范, 今后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表率. 可是今天发达

国家所塑造的样板, 即专门依赖石油消费的花花世

界, 把人类导向破坏地球环境,消灭地球矿物和生物

资源的不归之路, 难道这就是中国今后应该遵循追赶

的榜样吗?中国有中国五千年走过来的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宝贵科技文化遗产, 应该吸取西方的教训,探

索一条新的道路, 从李约瑟难题的困惑中摆脱出来,

恢复地球绿色的可循环的生机. 这是任重道远的事

业.

杜: 您觉得农史这门学科对现在或以后的农业的

发展有什么意义?

游: 我觉得意义主要是在文化方面.改革开放以

后, 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入,不单是农史,所有历史

学科都受到了冲击, 这是很不正常的, 你可以发现美

国还是很重视研究历史的. 虽然农史比较冷门,但是

还是有发展前途的, 结合上述对李约瑟难题的分析,

还有很多事项需要开展.农史研究对于实行可持续发

展以及节能社会的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导向

作用.

杜: 在您的�中国稻作史�里说到从事稻作史研究

需要掌握古籍文献资料以外, 还要兼顾考古、作物驯

化遗传学、民族学、历史语言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您

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游: 我并不是说所有从事稻作史的人都需要具备

这些能力,这只是我的一种观点和希望, 具体总是因

人而异. 比如说在谈到栽培稻的起源的时候, 不能不

牵涉到少数民族的问题,这就要关注少数民族史.李

根蟠、卢勋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就是

我经常引用的参考书.还有,少数民族的神话或许也

会对稻作起源有所启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整个亚洲

范围内的水稻起源神话,作些研究, 这样可以开阔我

们的视野,当然一些现代农业知识如遗传学的知识也

是必不可少的.

杜: 您在研究稻作史的过程中曾与日本学者经常

交流,又专门曾在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做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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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访问学者,那么您觉得日本学者的科研方法和态度

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

游:日本学者做学问很认真、严谨, 值得我们学

习.首先,他们收集资料特别仔细, 资料未周全, 决不

轻易动手.其次, 他们对资料的运用比较开放, 这有利

于交换和扩充来源. 举例说, 以前我在搜集各地方志

中的水稻品种资源时,与我有学术交流的东京大学斯

波义信教授知道后,就把他搜集到的大量历代地方志

中的水稻品种名寄给我,超过我所能收集到的品种数

量,使我十分感谢.我在日本一个研究所的陈列馆橱

窗里看到了一些日本弥生文化的碳化稻米,很典型的

粳米,我对此很感兴趣,就拿起相机想拍照,接待的馆

员说不用拍照,他带我进了研究室,把办公桌的一个

抽屉拉出来,里面是一抽屉的碳化稻米, 他用小杯子

量了一杯给我,真是出人意料. 回想我陪同日本渡部

忠世博士参观浙江省博物馆的橱窗里陈列的河姆渡

出土的碳化稻米时, 渡部先生拿出相机想拍照, 遭到

管理人员的阻止,弄得我们很尴尬.

日本的渡部武先生专门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

地区的农家种田的各种农具,走遍了西南各省各地区

所有的少数民族村落,毎到一地,对当地农具从整地、

播种、中耕、除草等从种到收获、脱粒的全过程, 都进

行了实物拍照,测量,绘图,注明大小尺寸, 请当地人

实际操示范等.回去以后即埋头整理,直到出版成书,

每本新作,必赠送寄给我一本, 使我对他的治学精神

肃然起敬.此外, 他收集的中国历朝的耕织图, 也是最

完备的.以上只是举例, 其实, 我所接触过的日本学

者,个个如此.不光是专家教授, 一般的研究人员,他

们好学的精神,也令人印象深刻难忘, 一次我去参观

一个考古发掘的现场, 工作人员得知我从中国来,他

们趁着此难得机会, 请我座谈, 由他们问, 我作答, 8

月的天气炎热异常, 他们置办了茶水、冷饮、水果、糕

点招待.他们提的问题,我就所知作了回答,有时结合

中国古籍记载介绍, 他们边听边笔记, 座谈进行了近

两小时,大家都浑身是汗,竟然没有一个人停一下,请

我喝一口茶, 或冷饮,或吃点点心, 座谈结束, 这些点

心原封不动.他们的好学,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杜:您如何看待现代农业,我们应该如何从传统

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

游:现在,随着市场化经济的迅猛发展,吸引了大

量的农村青年涌入城市打工,他们在城市居留下来,

再也不回农村了,即使回去也不会像他们的父辈那样

仍旧种田.因而农村里留下来种地的, 都是年龄偏大

的中老年,加上一些持家的妇女和儿童, 农村面临着

劳动力缺乏、文化生活枯燥单调的大问题. 城市化过

程中农村怎么应对这个过程, 是很令人头疼的问题.

对照欧洲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 他们农村里的农

民, 普遍有很高的农业科技知识水平, 是要通过层层

的考试, 才有资格从事农业经营的, 务农成了令人羡

慕的职业.而我们的观念还没有改变, 我们认为去农

村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如何引导有知识、懂技术的年

轻人去农村发展, 是个很重要的宏观决策的问题.否

则的话, 我们一个泱泱大国,总不能依靠老年人养活

全社会吧.个别经济学家宣称,现在世界经济已经全

球化了, 粮食不足可以进口粮食么!可说是晋惠帝 何

不食肉糜?"的现代翻版.

杜: 在中国的传统农书中,农业占验、祈报类的内

容很多, 其中的有些不是很符合今天我们所谓的 科
学"的标准,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内容的?

游: 农业占验、祈报类的内容今天看起来 不科

学" ,但它们的存在却是不可取代的.农业生产是 靠
天吃饭"的,经常要受到自然界冷暖无常、风云变幻的

制约,水旱虫病一来,便遭受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主宰

自然的这种巨大的力量,是看不见的苍天和在天之灵

的祖宗, 所以春耕之前要祀求上天和祖宗保祐风调雨

顺, 丰收以后要答谢上天和祖宗的关怀恩赐, 它们都

是很重要的礼仪, 也是传统农耕文化的遗产之一,这

是我们现在对它们应有的理解和态度,不要简单化视

之为迷信.至于占卜里面的农谚, 大部分属短期气象

预测的, 在当时当地有相当高的准确度, 有的比现代

的气象站预报还要准确,这是农民在几千年的生产、

生活经验中摸索出来的智慧的结晶.

杜: 您能说简单的说一下您和农史界前辈的交往

吗?

游: 万国鼎先生我同他没有见过面,在我发表�殷

代的农作物栽培�的时候 , 他作为审稿人指出了我的

一些缺点与不足, 这封信本来应该是退稿信, 可是他

对后辈很是关爱, 我按照他的标准改过之后, 文章又

得以发表,所以我很感激他, 后来就与他通信,继续与

他讨论, 特别是关于大豆 膏"的讨论, 让我受益匪浅.

石声汉先生也和我没有见过面,我深深钦佩石先

生的学问修养,为人师表.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他

给了我很多宝贵启发,很受教育.

辛树帜先生是一位关心后学的前辈,浙江农学院

丁振麟院长和辛先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辛先生每逢

在北京政协开会结束,必偕同丁院长来杭州转转, 到

7

2010年第 3期 � � � � � � � � � � # 杜新豪/问,游修龄/答�殷勤修农史 � 耋龄话古今



科
技
史
家
访
谈
录
�

杭州之后,点名要见我这个后辈,他鼓励我说, 农史学

界需要年轻的学者,要我好好努力,他每次来杭州,必

通知我去看他,每次必赠给我他的一些近作, 对我鼓

励很大.

华南农大的梁家勉先生我接触得较多,因为农史

界经常在广州开会, 我成了他家的常客了. 梁先生为

人忠厚仁慈,做学问认真踏实, 他带的几个研究生毕

业论文的答辩,一般都要我参加答辩.

前辈里还有王毓瑚先生, 我们也有通信联系,但

只在一次会议上见过他一面,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

衰弱了.王先生编著的�中国农学书录�, 是我翻阅最

多的工具书. �中国农学书录�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

书后的目录索引,分为甲、乙、丙三大类, 甲类之下细

分农业通论、农业气象、农田水利、大田作物!!共

13类之多;乙类是书名索引, 按笔划查阅; 丙类是书

名索引.这三大类,按笔划多少, 一索即得. 让读者查

检起来非常的方便. 其他许多的农史著作, 包括我的

�中国稻作史�,都偷懒不做索引,严格地说是不符合

学术著作规范的.

杜:请您谈谈您对研究生是怎么培养的?

游:我一共招了 5 名农史研究生. 首先我让他们

弥补一下自己的短处, 多选一些对自己有用的课程,

比如郑云飞以前是农学的, 我就让他去修些历史的课

程;曾雄生以前是历史学专业的,我就让他去学一些

农业概论方面的课程. 在授课方面,多数是我自己来

讲,但是导师不是万能的, 如农业考古课程请陈文华

先生担任,农业经济史和少数民族方面请李根蟠先生

讲,还请过其他的人短期讲过课.研究生不像大学那

样的上课,主要还是靠自己钻研,学生的研究方向都

是结合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的,让他们自主选择.

杜: 在您退休以后, 您推掉了很多职务和工作,听

曾老师说您辞去了�中国农业通史�总主编,自己支配

时间,上网写一些博客小文自娱. 我认为总主编是很

体面、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情,而写博客所关注的社

会面太广,时不时会遭到一些人的抨击, 您为什么舍

弃光环而选择写博文呢?

游: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年纪大了再写大部头的

专业性著作, 精力难以为继,应该鼓励你们年轻人去

写, 发挥农史学界的新生力量,培养新一代的人才.至

于写博客,确实是有非议的,比如我的一位同事王教

授, 用现代科学的角度开了一门选修课, 是讲人居环

境同风水的关系的, 受到学生的欢迎, 后来他把讲稿

整理,写成一本�风水与人居环境�的书, 让我给书写

个序,我看过书稿后就写了. 书出版以后不久,即遭到

网上个别人的谩骂, 说是游修龄一个农史专家,居然

迷信风水,简直是荒唐透顶. 我只作了一次回应,就不

再理睬了,想不到却有旁观者出来替我抱不平,说看

过那本书以后,没有发现有迷信的内容, 不要看到风

水两个字就当作迷信.他们骂了几次就收场了.

最近我把博客上的一些涉及语文方面的文章,整

理成一本�语文纵横谈�,已联系出版社,如果出版了,

我会寄给你一本.

杜: 先生,谢谢您接受采访.祝您身体健康,延年

益寿.

[责任编辑 � 黄祖宾]

[责任校对 � 苏 � 琴]

Interview with Prof. You Xiu�ling

DU Xin�hao, YOU Xiu�ling
(Graduate stud ent of I nst itute f or the H istor y of N atur al S cience, Chinese A cademy of Sciences ;P rof essor

of Zhej iang Universi ty , agr icultur al hi stor ians of China )

Abstract: You Xiu- ling is a ret ired pro fessor of Zhejiang U niversity , he is an ag ricultural historians,

part icular ly in rice research histor y. H is  H istory of Chinese rice, " is the f ir st general history books w hich

f ill the gaps on r ice H istory. In his 90�year�o ld birthday, M r. Du Xin- hao, the third- generat ion disciple of

Prof . You, had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 ith him, earn about the grow th and success of an agricultural histori�
an.

Key Words: Agricultural histor ian; Prof You Xiu- ling ; Inter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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